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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疫情 强制征用 检疫隔离

今年3月，上海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波Covid-19疫情，它所引发的“次生灾害”至今仍在发酵。


上海张江公寓中产梦碎：三次被征作隔离点，住户集体抗议遭警方压制

July跟室友商量好了，等张江公寓一解封，就要搬离这里。至于能搬去哪里？她们也不知道。

上海封城 大陆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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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曾引以为傲的方舱医院——主要用来收治Covid-19感染者，在这次上海疫情中不堪重负。它的扩

建速度，已远跟不上感染者的增长速度。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4月13日24时，上海已有方舱医院床位约20.4万张，在建的方舱医院计划开放床位

3.5万张。然而，3月1日起至4月25日，上海本轮疫情实际感染总数已超52万。


方舱医院“爆舱”的背后，是中国政府对“动态清零”政策的坚持。“动态清零”，即发现一例Covid-19确诊，

在医学收治的同时隔离密切接触人员，不计代价的控制病毒影响范围。

这一政策自上海疫情后已引发大陆舆论强烈质疑。财新网刊文指出，Omicron死亡率低、传播率强，采用

防死亡策略的生命代价更低。“让有感冒症状的人自我隔离和测试，把宝贵的医疗资源省出来，用于重症和

老年人的救助和观测，从而把死亡率降到最低。”


为实现“社会面清零”，上海的方舱医院仍在艰难维系，上海政府通过直接征用现有空间来快速构建方舱，

征用范围从“国家会展中心、新国际博览中心，厂房、展览馆、体育场馆、文化中心等公共场所”，逐渐拓

展至酒店、学校与居民住宅等。

被“强制征用”的张江纳仕国际社区，是近期中国大陆讨论度最高的征用事件之一。它发生在一个“中产”聚

集的社区里，住户们在争取自己权益的过程中，却遭遇了连串失利。

最终，这起争端被警察强制平息，住户们被迫接受了这次征用。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关于此次征用的绝大

多数讨论，也同上海疫情间的其他次生灾害一样，被删除得干干净净。

“中产”梦碎 


去年下半年，July第一次去张江纳仕国际社区（以下简称“张江公寓”）看房时，她发现每栋住宅楼之间，

都设计了两块打理得当的绿色草坪，中间是一条步行道，官网称这种设计是“巴塞罗那风”。

更令July心动的是，租住那套房的“软装”质感不错。房子是“三室一厅”，共一百三十多平，空间比之前居

住的房间大不少。她跟室友还拥有一个全开放的大阳台，这些条件都符合她对中高端公寓的期待。

很快，July跟室友就租下了这套月租11000元的房子。附近3公里内的普通住宅小区——川杨新苑，整租一

室的市场价普遍只需三四千元，比July的张江公寓至少便宜四五千元。

张江公寓紧邻张江科学城 张江科学城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员 享有在金融制度 外商投资



张江公寓紧邻张江科学城，张江科学城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员，享有在金融制度、外商投资、

税收政策等上的宽松待遇。目前，张江科学城已吸纳5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28家高新技术企业等入

驻，主导企业为资讯技术、生物医药企业。

张江科学城背后的主要开发商，是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张江集团”），而张江集团正是张江公寓

的开发商。2021年7月新华社篇报道称，作为上海首个租赁式公寓，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张江纳仕国际社

区将于8月投入运营，以满足张江科学城人才的居住需求。

张江纳仕国际社区分三期建设，所有房子只租不卖。据张江集团官网，July入住的“一期”2021年8月才开

始运营，“一期”共推出近1300套租赁住房。入住后，July从物业处获悉，社区总住户数仅500多户，入住

率不足四成。

July在一家医药公司（外企）上班，她的两位室友也在外企，都是“海归”。据July了解，张江公寓住户多在

外企或互联网公司上班，不少人都是“海归”。一名在外企工作的住户表示，她最初被公司安排租住在这

里，她这种情况在小区里并不少见。

然而，张江公寓营造的“中产”形象，却在今年3月的上海疫情中，被彻底粉粹。3月以来，张江公寓已经被

政府防疫部门三次征用为疫情隔离用房。最近的一次征用，彻底扯下了张江公寓的“遮羞布”——征用程序

不透明、管理不人性化等，引发了张江公寓住户的普遍不满。



防疫人员在冲突中带走居民。网上图片

先征用、后告知 


4月12日，39名张江公寓住户被物业挨个通知：由于他们所住楼栋被紧急征用为疫情隔离用房，他们要在

当晚9时前，搬往小区其他楼栋。

多名住户透露，小区一名志愿者无意中听到领导们的会议内容，大意是小区有9栋楼要被“征用”作为临时隔

离设施。还有住户发现，施工队正在小区搭建新的“蓝色隔离带”。

张江公寓住户的微信群里，大家对这几件事议论纷纷。 


4月中旬以来，上海方舱医院渐露疲态，多个酒店、学校与居民住宅爆出“征用”。据新浪微博多名网友爆

料，上海政府已征用大量中小学，附近居民在被征用的浦东新区张江高科实验小学香楠校区门口，进行了

抗议。

对此，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转运专班负责人丁波，在4月16日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回

应：征用学校为疫情隔离用房，确有其事，但他并未明确征用学校的数量。

今年3月，张江公寓就有4栋楼先后被当地政府疫情防控有关单位征用。这是张江公寓第一次被征用，很多

住户事先并不知情。July说，她事后去翻小区物业的微信朋友圈，才发现小区被征用了，“物业一直都没进

小区的住户群，更不会打电话挨个通知。”

July介绍，由于第一次被征用的楼栋均为空置楼，跟住户集中入住的楼栋距离较远，对他们影响很小，所以

住户普遍没什么不满。但这次倘若再征用9栋楼，小区一共就20栋楼，住户集中入住的3栋楼可能被征用的

隔离楼栋包围。

当即，一些住户代表决定找业主方（即张江集团）问个清楚。住户芊芊参与了住户代表与张江集团的几次

谈判。她记得，4月12日下午接近3点时，一些住户代表与张江集团领导陈某薇进行了第一次谈判。

谈判是在小区物业办公室进行的，有住户拍下了现场视频。当时，陈某薇站在门口沙发处，住户代表围站

在她四周，也有人挤在门外旁听。芊芊说，现场聚集了三四十人左右。

芊芊回忆 有十几名住户代表在跟陈某薇对话 “当时大家七嘴八舌的 比较像是在抱怨 有列举张江公寓



芊芊回忆，有十几名住户代表在跟陈某薇对话， 当时大家七嘴八舌的，比较像是在抱怨。有列举张江公寓

楼间距不到20米不适合做隔离点；有需要搬家的人说，搬家时间太短不够人性化；还有说张江公寓好不容

易维持了这么多天‘住户核酸检测全阴性’等等。”芊芊说，当时谈判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反对征用。

住户的担忧是合理的。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国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医学隔离

观察临时设施设计导则（试行）的通知》，集中隔离场所应远离人口密集区域，以及幼稚园、学校、老年

人照护设施等易感人群场所。

当天，陈某薇的回应，证实了小区被再次征用一事。但芊芊说，对住户的诉求，她一问三不知。4月14

日，小区被“强制征用”后，张江集团的“征用”公告才姗姗来迟。公告上，张江集团写明“本社区继续征用9

栋楼”。

有执行防疫工作的警察将居民压制在地。网上图片

三次谈判无果 


第一次谈判没什么结果，谈判的最后，住户代表提出，既然张江集团拿不出政府关于征用的“红头文件”，

就马上暂停张江公寓的隔离网施工。



随后，他们把陈某薇领去张江公寓的施工现场。无奈之下，陈某薇叫停了正在装“隔离带”的施工队。当

时，另一位住户Ann在户外撞见了陈某薇与住户代表们，“当时搭了差不多两面墙，陈某薇也亲眼目睹住户

把现场的隔离带给拆了。”

当晚（即4月12日）九十点左右，芊芊在现场目睹了住户代表与陈某薇的第二次谈判。 


第二次谈判时，芊芊在现场感受到，代表们的言辞更激烈，诉求也更统一。最终，住户代表取得了一个小

的突破——陈某薇临走之前答应他们，第二天上午政府代表会过来。

当晚凌晨1点多，有住户看到一群人从物业办公室走出来。当时，谈判刚刚结束。 


4月12日当天，张江公寓同时还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即由“住户全阴性”的管控区，变为近7天内有阳性感

染者报告的封控区。官方疫情发布平台“上海发布”的新增确诊病例居住地名单上，张江公寓所在的科农路

99弄榜上有名。

据上海市最近的疫情防控政策，上海按照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实施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其中，管

控区与防范区分别指近14天、近7天内无阳性感染者报告的场所。防范区最为宽松，原则上可上所在街镇

范围内适当活动。而封控区要求“足不出户”，管得最严，“解封”也最难。

得知张江公寓突然变为封控区，住户代表第二天上午，即4月13日上午前往物业办公室询问。 


当天，芊芊看到，谈判桌上，陈某薇的旁边坐着另一位自称党政办公室主任的曹姓领导。两位领导身后，

张贴著住户列印的一句标语，“张江集团骗子，送阳性进全阴张江公寓”。这张照片，之后在大陆社交媒体

上被多次转发。

曹姓领导表示对张江公寓变成封控区毫不知情。芊芊说，现场立即有住户拿出手机给他看那份“确诊名

单”。无可辩驳之下，曹姓领导承诺会找人确认确诊病例是哪栋楼。但至今，多名住户反馈，他都没给出一

个答复。

谈判桌上，住户代表继续表达他们的诉求。“最主要的，一是不扩大隔离区，维持原有的2～6栋隔离范围；

二是隔离区与原住户区数据要确保分开统计，不能让隔离区影响到我们正常解封进度。”芊芊说。

另一位住户玥文也在这次谈判的现场，她听到，住户代表们连番发问，但对面大部分时间要么沉默，要么

敷衍作答。



更令芊芊难以置信的是，现场出示的关于征用的“红头文件”，“连小区名字都打错了，‘张江纳仕’写成了‘张

江纳什’。落款印章处还多了条横杠，像是抠得图。”之后，这份“红头文件”频繁出现在网友的讨论中。

第三次谈判的最后，多名住户反应，曹姓领导承诺他们会花两天时间，讨论住户所反馈的部分情况。他还

承诺，这两天内张江公寓的“隔离带”暂停施工。

没等到回信，却等来了警察 


第二天（即4月14日）下午，芊芊说，他们没有等来回信，却等到了施工队与警察。 


当天下午1点左右，芊芊听邻居报信说，张江公寓门口来了些施工工人与警察。她觉得事情不妙，当即与一

些住户下楼，想阻拦他们进入张江公寓。

当时，住户Ann、玥文也来到了张江公寓门口。芊芊说，张江公寓门口的围栏上，被住户贴上了那句“张江

集团骗子，送阳性进全阴张江公寓”的标语，“还有人写了些‘欺上瞒下’‘何时清零’之类的（标语）。”

一开始，芊芊看到，两三名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与几名施工工人站在张江公寓对面的马路边。一些住户开

始向对面的警察隔空喊话，“质问他们是不是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芊芊说。有住户提供的视频，也记录下

了这一段经过。

但双方当时并未爆发冲突。芊芊说，还有一位警察拿著笔和本子，走过来了解情况。没一会儿，芊芊看到

对面马路上，陆续开来好几辆警车。她目测，差不多来了数十名警察。Ann与玥文也明显感到现场的警察

变多了。

随后，一辆施工车开到张江公寓大门口，停在前排住户跟前。施工车旁，站了好几位警员。芊芊说，这

时，人群开始激动起来，“大家觉得对方要强行进张江公寓了。”

当时，芊芊在人群中隐约听到有警察连喊了三句“退后”，“但前排的住户一开始没有退后，警察就拉走了两

三个人。”

芊芊说，警察使用的是常规押人动作——先把对方押到地上，让他失去行动能力，期间有拖拽，但没有刻

意打人的动作。

多名住户提供的视频中，被拉走的好几个人都与警察发生了拉扯，并被“押倒在地”。还有人被四五名警

察，押著上了警车。人群中开始混杂着尖叫、怒吼和警察的呵斥声，有人大喊“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

了！”



了！ 。

玥文当时站在后排，不清楚前排发生了什么，只感觉场面一下子混乱起来。Ann趁这时上了楼，担心自己

也被警察带走。

芊芊看到，施工车趁乱开进张江公寓，警察遇到聚集的人群，就重复刚刚的动作——先下车、再喊话，如

果不退后，就拉人。芊芊说，施工车就这样一点点朝张江公寓施工处挪动。她估算，当天警察可能带走了

七八名住户。

有张江纳仕国际社区的居民向防疫人员下跪。网上图片



“我们这几百号人，在‘上面’看来，根本不算什么” 


4月14日的“警察介入事件”发生后，张江公寓的“蓝色隔离带”很快就建好了。July给楼下的隔离带拍了张

照，那是拼接而成的蓝色网状围栏，看上去很不牢固，它们被生硬地“套”在楼底的绿色草坪外。

July说，“蓝色隔离带”不足两米高，只比人高一点，能轻易把手伸去对面。不少住户爱用那张“隔离带表情

包”自嘲，表情包上写道，“感染了怎么办，走过去就行了。”

多名住户提到，除了“蓝色隔离带”，整个张江公寓看不到任何别的隔离设施。不少住户不信任“蓝色隔离

带”的作用，家里靠近“隔离区”的窗户，一扇也不敢开。

有住户透露，当天被带上警车的七八名住户，当晚被送回了张江公寓。芊芊了解到，需要搬迁的39名住

户，也已经陆续搬完。

“警察介入事件”发生后，张江集团就此事对外声明，“当天下午，我司组织开展隔离网施工时，部分租户在

施工现场阻挠，有关部门进行了现场处置，现事态已平息。”声明中还称，已通知需搬迁的39户租户协商合

同变更，并给予租赁变更补偿。前述租户均已搬至同社区内其它房间。

这一回应，被不少网友解读为“张江公寓的住户，是刁民”。由于官方回应含糊其辞，网络上流传的信息称

被征用的小区是上海政府推出的廉租住房“张江高科技园区人才公寓”，这类公寓月租不超过1000元。上海

一些官媒也在报道标题中使用“张江人才公寓”的字眼。

可实际情况是，July说，她两年前就申请了附近的“人才公寓”，现在还没轮到她。还有一些如“张江公寓搬

迁巨额补贴”“该小区是学区房”的传言被传播，网络上甚至出现了一波“传谣与辟谣”的热潮。这些传言，加

剧了一些住户内心的无力与焦虑感。

与Ann的聊天中，她的情绪不太稳定。她尝试倾诉，但聊到如何搬离张江公寓这一话题时，她说道，“够

了，我不想再说了，我刚刚抽身出来。”

Ann最后补充道，“哪里都有强制征用，下次遇到，就认了。” 


芊芊有些悲愤交加，“我也知道反抗没有意义，但整个过程有太多不人性、不合程序、不透明的地方。能明

显感觉到，我们这几百号人在领导眼里，好像根本不算什么……”

“征用”事件发生后，张江集团允许原住户搬离张江公寓。多名住户透露，搬出张江公寓的前提找到下一个

能接收的住处 然后办理退租手续 并签署一份“张江公寓’解封’前 不能返回”的承诺书



能接收的住处，然后办理退租手续，并签署 份 张江公寓 解封 前，不能返回 的承诺书。

July的两名室友，在4月15日，即“警员介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清晨7点，就仓促搬离了张江公寓。July

听室友说，她们借宿的那个房子，没什么家具，连床都没有，“可她们宁愿去那边睡地板，也不愿留在这

里。”

但包括July在内的其他住户，根本无处可去。在上海封城的当下，很难有小区会贸然接收新住户搬入。July

说，出不去的住户，是占多数的。

不过，July跟室友商量好了，等张江公寓一“解封”，她们就要搬离这里。至于搬去哪里？她们也不知道。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July、芊芊、玥文、Ann均为化名。）


